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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四大艺术特点

王维是中国诗史中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一生所留下的四百多首诗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山水田园诗，他也是唐时这一派诗的领袖，并对后人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艺术风格也多有延续发展。王维不只擅长诗，工绘画，精通音律，而且也是一个虚诚的佛教信徒，正因为其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及其多才多艺的天才之资使得他的水山田园诗体现出了画意（诗中有画）音意（音律）禅意（佛教禅宗思想）道意（庄子思想）四大艺术特色，也使得盛唐的山水田园诗因他达到了顶峰。

一、画意——诗中有画

王维的诗歌富有诗情画意，形神兼备，苏轼在《书摩洁兰田烟雨图》中说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这一评价，高度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结合的艺术特点，从此“诗中有画”便成了王维诗的定评。

1、画理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意盎然，表现出一种静淡之美，体现出一种清幽静穆，飘渺空灵的境界，之所以这样，这和诗人遵循我国古代诗画一体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王维深知诗与画应该能相互渗透的道理，所以他很器重绘画，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本身王维也精于画技，通达画理，是唐代著名的水墨山水画大师，董其昌认为他是文人画南宗之祖。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美的独特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他别具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最富有特征的水色山光来写入诗作，使其诗以色泽苍润制胜于人，并且善于把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感情融入一幅幅画卷中，使诗中“物我一体”、“无我之境”。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注重选景，并善选景，选景不求全，只求精，不求于多，而求于微，虽画面微小，但内容却极其丰富。试举例为证：如《汉江临泛》,其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说汉江的浩淼宽广，他不直接正面描写汉江，而是着笔与天地与山色而表现，这样写虽不能一目了然直感，但却耐人寻味，诗也空灵超俗，韵味悠长，给读者以丰富联想——汉江之水连天地也无法容纳，将对岸山色却若有若无中，写出了其浩荡宽阔之势。这样的诗例有很多，如为了表现山的深幽却描写花和树：“背岭花未开，入云树深浅。”（〈〈李处士山居〉〉）为渲染薄暮静蔼的气氛写“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为了写出山高大而又云气变幻的“白云回望合，青蔼入看无。”（〈〈终南山〉〉），〈〈孟城坳〉〉只取“古木余衰柳”；〈〈华子罔〉〉也只写“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宫槐陌〉〉只选宫槐和绿苔。总之，无论是寥寥数笔的速写，亦或是着意放大的特写，或是精描细画素描，都是取景不多，而以景致胜，不用浓彩重墨，不肯做精雕细刻，看去平平淡淡，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似”，但闭目一想，却又栩栩如生，细细体会，则愈味愈浓。这是诗人深知画理的体现诗人取景唯精，在画面处留有“空白”，“空白”之处却是视通万里，想象联想驰骋于斯。他对诗中摄入的景物运画理，主次分明，远近适宜，高低大小，比例恰当，疏密深浅，跌宕有致。例：《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外宿，隔水问樵夫。

作者首先将“近天都”，“接海隅“的巍峨大山置于画面之中，立主体以统契全局。其次，再描写回头即“合”的浮云，点染那细看却无的青雾，运用动态付画面以生机接着写从中峰极顶四顾“四野”的高低大小之变。俯察深壑的阴晴各异之“殊”，最后收拢视线，浓墨一勾，画出答问的“樵夫”，突出了画面上的人物。全诗就象一幅山水画一样：由主到次，由低到高，由上到下，从近到远，先物后人——布置得和谐适当，大小恰如其分。

2、画韵

我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与画，一致都是强调“传神”，“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王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名有名的画家。他善于将绘画中“传神”在山水诗中模山范水，描画田园佳境时多于简单闲谈之间体现出其深远无穷之味。看似随意之笔，然而却写得真切生动，含蓄深隽，不露痕迹，而又能得到精妙。代表作品有：《终南山》、《山居秋瞑》等，如《山居秋瞑》诗就其诗中画韵后个典型的例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以白描的手法，不用辞藻雕饰，通过对山村秋天傍晚景色的描写，以及山雨初霁后的幽静闲适清新宜人的秋意，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山水怡然恬静的山水田园生活画面。诗人在诗中选取泉水，明月，青松，翠竹，青莲来写照个人的高洁情操，描绘浣女渔夫无忧无虑的淳朴生活的图景，蕴涵对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的憧憬。山中秋日在夜晚的景色笼罩在一片薄纱似的月华之下，透露出幽远清绝的气韵。诗兼得诗情画意之美，全诗气韵生动，得情景交融之妙，真乃上乘之作。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数量不少，题材也不狭窄，都能达到以气韵来拟形取神韵，常常在对山川河流风光，松风月影的描写中融入了作者仰观宇宙、俯察人，领悟生命中所得的感触。在他的诗中充满了诗情画，气韵生动，恬淡幽远。读他的诗能让你感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生命的存生，从而让人感觉到其中蕴涵的哲理；同时，他用笔清淡、自然、精致、景物和人物始终如画所描，笼罩着一种和谐亲切的氛围中，让人心生陶醉和向往，更生出一份美感。他的每一首山水诗，都有精细的的细节刻划，亮丽的色彩绘染，又有完整的意境，深长隽永的情味，既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又避免的枯淡无味的表述，使他的诗充满了“诗情画意”。

二、音意——音响音律之美

王维不仅工诗画，而且也精通音乐，做过大乐丞，所以他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得音律灵动之美。他把音乐中的节奏美，运用到诗作中，使其诗韵律悠扬，节奏舒展幽深，令人涵咏不止。如“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和“月渡天河光转湿，鹊惊秋树叶频飞”（《秋思二首》）就运用了清新储蓄而韵致的笔调，写出了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及音响（如“含”、“落”、“湿”、“鹊惊”、“叶飞”、“月渡”），令人恍然觉得每意象景物是如音律般舒展活动起来。王维凭着音乐才能，使他对大自然景物的声响特别敏锐，因而在诗中常常流淌着天籁之音，鸡鸣犬吠，暮鼓晨钟，猿啼蝉鸣，流泉风雨，弹琴鼓瑟，叶飞花落……中国自古儒生讲究琴、棋、书、画的修养，而王维正是当时的杰出代表，所以他继承了历史上诗讲究节奏音律，并把它很好的运用在自己的山水田园诗中，让自己的诗不光在布篇上有音乐节奏美，其内容所表现出来的韵味也如音乐般律动优美动人，读之让人有身在画中，耳旁有乐舒缓流动般的陶醉感觉。王维又善于把动词融入诗中，更好地让诗有了音响律动之美。如“泉声咽危石，日色泛青松，”（《过香积寺》）则是声与色相映，一个“咽”字就惟妙肖地刻画出流泉在危石之间流动穿行的幽咽之声，又与上一句“深山何处钟”所写的隐隐钟声呼应，渲染了深山丛林的幽邃与僻静。还有如：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东溪玩月》）“晓钟鸣上苑，蔬雨过春城”。（《遇感化寺云兴上山院》）“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高原》）”月出惊山鸟、月鸣眷之间中。（《鸟鸣涧》），“雀乳青苔井，鸡鸣白板扉”（《田家》），“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屋中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春中田园作》）……这些动词的大量生动的应用，极尽大自然音响之声息来衬托心境的恬静幽远，平和淡泊，传达出一种生趣盎然的精神状态。

三、禅意——禅趣入诗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获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盛誉，这与他骂志信佛，获得禅宗真谛的个人修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词“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禅宗讲究“顿悟”“彻悟”及灵心慧性，这与自古以来诗追求意境、神韵、储蓄、空灵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确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不是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种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鸟鸣涧》），“木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这两首诗就深得禅意，意境清淡悠远。《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意境是何等的空寂！进而写“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绘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悼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调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样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禅宗的理趣。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禅宗的禅趣，诗人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着禅意，而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诗人特别喜欢刻画清寂空灵的山林，表现光景明灭的薄暮，这些从他的诗中反映出来的特有现象，是作者把自身进行的理念思维和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美的艺术形象中寄托着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塑造那种虚空不实和变幻无常的境界，从而把禅理禅趣有机地“组合”到“诗情画意”中去，例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的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的思想吻合。但深究则是发现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王维的禅宗美学突出表现在对空寂之美的追求与赞颂，这种空寂是内含着万物的实有和灵动的空寂。王维的山水诗中多有“山、明月、白云、清泉、松、竹等意象”形成了以“空山”为中心的一种空朦旷寂而灵动的美学效果。在王维的山水诗中，禅意已不再是诗歌的外围成分，而成为了诗心的内含成分，并熔炼进了诗人的各种艺术素质（诗、文、画、音等），并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又如其诗《鹿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句韵含着禅意——空朦旷寂，不尘不染，也韵含着诗人的音、画方面的艺术才能——音：先写静，然后写人语响，犹如静静流淌的音符中响起了一个更让人动魂的波涌音符，那样的优美动听而舒畅；画：刻画空山中，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让人眼前仿佛有一幅静寞的山水画：夕阳下空山无人，树林葱郁，青苔丛生，隐隐可见栅篱一角。就佛教而意，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此诗初读确有此感觉，但合书一想，诗人只是把禅意融入诗中，形成禅宗的氛围，而实际上诗人表达的不是毫无穷途未路、人生如梦的伤感，表达的恰恰是夕阳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让诗多了一份自然生机的内容。

王维的宗教体验使他的诗的审美体验吸收了禅家的涤清烦虑、自悟性空，不尘不染，识心见性等精华，加上作者多方艺术修养，使诗人追求真淳高洁的审美理想，在高度提纯的自然美之中达到了极其灿烂澄明的结晶。

四、道 意——道家庄子思想的渗入。

王维生活的盛唐实际上是儒、释、道并盛时期，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互相融合，实际王维表面可能是儒家或佛教的，但他的内心却是受到道家主要是老庄思想（不是道教）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入衍化的，内在的。纵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如下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的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的品性，而体现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是这样的一种复合反映。王维的思想组合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组合，各取三家自认有用的一面，他的一些山水田园诗就可明显看出慕道之意，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等都有道家思想的成分。早年的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虽然他意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的一些思想已经深入他的脑里。晚年的王维所向往的“出世”，并非真的“厌世”，而只是他的人生道路上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王维所吸收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庄子》的核心“自然”，取之自然，塑造得自然。以《书事》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尽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俱都忘记，只有那雨后青苔，生气盎然，由于坐看的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也欲上人衣来，不知也是否是人心欲上青苔？自然妙趣天成，从中可寻到道家庄子主张的物之于我，浑然一体的最完美的体现。

总之，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派，有了王维才又到了另一个顶峰，这也是因为王维的思想的多样性，才艺的多能性，才能达到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总体风格中是离不开诗人的人生经历和各个时期的思想历程的，也特别离不开诗人在音乐，佛教禅宗、道家庄子思想等各方面吸收，融为已用的艺术修养，正因这样，才有了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清淡幽远，空灵寂静，淡雅隽逸，”才有了其山水田园诗的四大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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